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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人间草木知，草木之中柳
先觉。阳春三月，春风拂过，唤醒
万物，山川田野开启了一场色彩的
大比拼，为人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的
盛宴。

柳树最先感知春天回归的消
息，在春天里最早萌芽。当其它树
木还在睡眼蒙眬时，柳树就绽放了
春天的第一抹新绿。柳树是春天
里最美的树，那是一种生命张扬、
勃发的美，那是一种引人夺目的
美。一棵棵柳树经历寒冬，充满着
对春天的期待，积累着生命的活
力，孕育着生命的奇迹，只待春风
吹来，它便任性地张扬自己的风
采，染绿了大地。

柳树的美，首先美在它的色彩。
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冬日光秃

秃的树，当人们已经对严冬里的肃
杀与苍凉安之若素，忽然看见千万
条柳枝随风起舞，枝头已绽出嫩
芽，米粒大小的柳芽一点点舒展开
来，泛起点点鹅黄，三五天工夫娇
嫩的柳芽便已密密匝匝、一簇簇缀
满枝条。此时，你会眼前一亮，心
里涌起别样的惊喜。小小的柳芽
一露头，便给大地增添了春天的味
道，拉开了春天姹紫嫣红的序幕。

“绿柳才黄半未匀”，说的就是这种
情景吧。

杨柳枝头染春风，阳春三月柳
如烟。刚刚萌发的柳树，色彩非常
美，而且最富变幻。

白居易在《杨柳枝词》中写道：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
丝。”柳树的嫩芽最初是鹅黄色
的，慢慢地变成黄绿色，远看一片
朦胧，如烟如雾。如有一阵阵清
风袭来，柳条摇曳如烟一般灵动，
如烟一般轻盈，人们称之为“拂堤
杨柳醉春烟”。随着时间的推移，
柳叶渐生，春意渐浓，柳树枝头的
颜色也逐渐由鹅黄变黄绿、浅绿、
深绿。那种绿，是最能打动人心
的绿，是最令人神清气爽的绿，向
来为诗人所称颂。在唐宋华章
里，那些最美的字眼，不管是浓墨
还是淡彩，都开始着墨在杨柳上，
最动人的一句是贺知章说它是碧
玉妆成。

古人赏花不仅重色彩，更重视
色彩的对比，以求形成色彩反差，
获得绝佳的视觉效果。绿水青山
对姹紫嫣红，就会形成强烈的色彩
反差。而桃红与柳绿，是春天最富
美感的两种色彩。如：“桃红复含
宿雨，柳绿更带朝烟”“桃红柳绿簇
春华，燕语莺啼尽日佳”“提壶漫欲
寻芳去，桃红柳绿年年事”等。而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喜欢把桃红
与柳绿或者桃与柳连在一起，来表
达、称颂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以桃
柳争妍形容春日景色美不胜收，用
桃蹊柳曲来代指春景艳丽的地方，
用桃腮柳眼来形容初开的桃花和
新绿的柳叶妩媚多姿，以桃夭柳媚
形容女子年轻貌美。

柳树的美，美在它的姿态。

万条垂下绿丝绦。长长的柳
条是柳树的灵魂所在，它们细长而
柔软，随风翩翩起舞，流露出一种
天然而成的婉约之美，在春风中摇
曳生姿，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美丽。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喜欢以柳喻
美，因为柳枝轻柔细长，姿态婆娑，
十分动人，古人便以柳比喻美丽的
女子。“柳腰”是说女子的身材苗
条，腰肢柔软得像柳条；“柳眉”是
说女子的眉毛秀美，像初生的柳
叶。杜甫在他的《漫兴九首·其
九》中写道：“隔户杨柳弱袅袅，恰
似十五女儿腰。”白居易也在他的
诗中写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
蛮腰。”柳叶还被用来形容女子的
眉毛，“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
不泪垂”。

柳树的美，更在于它兼具婉约
之美与刚强之美、自然之美与人文
之美。

柳树千丝万缕，与苍松翠柏刚
劲挺拔的风格迥然不同。柳树既
有苍劲有力的枝干、又有千丝万缕
的枝条，正所谓柔中带刚、刚柔相
济。晚唐诗人薛能《新柳》诗曰：

“轻轻须重不须轻，众木难成独早
成。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
枝生。”赋予柳树轻柔而庄重、易荣
又早成、柔中兼有刚、温和更有情
的特点，将柳树性柔胜刚、柔中有
刚的君子之道完美统一。

千百年来，柳树已经不只是自
然界中一种普通植物，而是被赋予
了深深的文化灵魂，形成了独特的
柳文化，渗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
中。文人爱柳，不仅欣赏它的婀娜
多姿，还为其饱满、蓬勃的生命力
和抗逆性所折服。在它身上，往往
寄托了自己的一番情感抱负，或沉
挚激越，或淡泊平和。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莫不爱
柳，更喜植柳。爱柳之深便生出许
多故事。春秋时，柳下惠原来不姓
柳，因为很爱柳后改姓柳。东晋诗
人陶渊明平生最喜植柳，他亲手在
门前种植了五棵柳树，后来索性自
称为“五柳先生”。素有“柳痴”之
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更
是深得种柳之真谛，他在柳州刺史
任上期间，独爱种植清秀的柳树，
故有“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的
说法。

春至风花各自荣，就中杨柳最
多情。柳，从古至今，可以说都是
人们心中无法割舍的情怀。

又是一年柳绿时，杨柳依依道
春意。

春日柳最美。柳条之中饱含
着深情，人们常常以柳来表达心
扉，杨柳依依道别离，劝君更尽一
杯酒。在老家的屋外，生长着五棵
柳树。这五棵柳树在老家院墙的
西边，长得高高大大。春看柳色
新，夏有柳遮阴；春看柳枝舞，夏听
蝉声鸣，养眼养心更怡情。

最美柳绿时，折下一段柳枝，
送人款款深情，给自己吉祥安康。

朋友老王家住乡下，每年一到槐花
飘香的季节，他都从自家院子的洋槐树
上，撸一些槐花送给我，说让我包一顿槐
花包子吃。

望着那一大兜子槐花，嗅着槐花散
发出来的淡淡清香，我不由得想起了老
家院子里的洋槐树。在老家的大门口和
院子里，生长着好几棵高大挺拔的洋槐
树，这些树是父亲年轻时栽植的。故乡
的田间地头和山岭上，最多的树木也是
洋槐树。每年春天，洋槐树开枝散叶，仿
佛在酝酿着一场盛大的花事，当槐花怒
放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挂满枝头，微风
拂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的、淡淡的
清香，引来无数辛勤的蜜蜂穿梭在槐花
间采蜜。

槐花可是好东西。此时田野的堤堰
上、山岭上，到处可见手拿长竿忙着撸槐
花的乡亲们。我和小伙伴们也会找一棵
够得着的小洋槐树，摘一把含苞待放的
槐花，放到嘴里咂摸，一股甘甜清爽的味
道刺激味蕾，沁人心脾。有时候，我们还
会玩“藏槐叶”游戏。这个游戏需要三个
人一起玩，一个人负责藏洋槐叶，另一个
人用小手蒙住第三个人的眼睛。玩这个
游戏的时候，一般都是把洋槐叶藏在墙
缝中、石块下、树洞里等不容易找到的地
方。负责藏洋槐叶的那个人，嘴里还要
不停地重复说着一句话：“藏槐槐，藏槐
槐，藏到北沟南崖崖！”直到被蒙眼睛的
那个人找到藏起来的洋槐叶，这轮游戏
才算结束。

撸回来的槐花可以煮粥、可以凉拌，
还可以煎槐花饼子吃。儿时，我最喜欢
吃母亲煎的槐花饼子。每年到了槐花飘
香的季节，母亲都会把烫好的槐花，拌上
一些粗面粉，或者撒上一把玉米面，打上
鸡蛋，撒上一些细盐搅拌均匀，倒进滋啦
滋啦响的油锅里，煎一锅槐花饼子给我
和弟弟妹妹吃。母亲煎槐花饼子时，满
屋飘香，馋得我们围着锅台转，期待着那
香喷喷的槐花饼子早点出锅，好解馋。

上小学时，每年学校里还会搞勤工
俭学，组织师生们上山撸洋槐叶子。撸
回来的洋槐叶晒干后，学校组织人搬到
磨坊将其磨成粉，然后运到县城供销社
卖掉，买回学校急需的教学用具。

提起当年撸洋槐叶这件事情，不得
不说一下国槐。国槐在我们老家一带俗
称“笨槐”。我认为，这一称谓不准确，应
该是本地槐树的谐音。至今，在烟台的
城市街头，国槐作为一种景观树和绿化
树，也是十分常见的。

通常国槐开花的时间比洋槐花要稍
晚一些，在每年阳历的6月至8月之间，
它的花期比较长。国槐的花或花蕾可以
入药，槐花是它的药材正名，它未开放时
的花蕾被称为槐米。

秋天，国槐树上结的那一串串成熟
的种子，民间俗称槐连豆。槐连豆煮熟
去掉外皮后，里面那一层胶质状的豆瓣
可以食用。过去在农村，一到秋冬农闲
季节，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们都会让家
中的男劳力去采摘槐连豆，用其豆瓣制
作咸菜，夹一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嘎嘣脆，
有一股清香味儿，很是下饭。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
家。”想必故乡的山岭上、老家院子里的
那些洋槐花，又该飘香了吧。

最美柳绿时
蔡华先 槐花串串香

康勤修

我心中的青年是这样的
像白杨树——
躯干挺直，根深深地扎入土地
无论立在哪里
都是一道风景
虽然没有翅膀，但有凌云志
风一吹，就抖抖叶子
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阳光照过来
就留下长长的身影
既宣示自己的存在
又不过分张扬
为了防沙固沙
一生都不会离岗
即使有一天倒下了
也要做一根有用的栋梁

你一直用天做灯罩
与月亮星星在一起
送走了无数个黑夜
在历史的隧道里穿行
撷取城市村庄过往的风云
剪裁成一本本厚重的志书

一城城翻阅一村村挖掘
留下了青山与绿水
记住了乡愁与民俗
一种情怀一份担当
记录下真实的篇章
照亮祖国山河一方

春天跑过来
悄悄地告诉我
她是一个多思的女子
小溪是她的热泪
黑夜是她的外套
太阳挂在白云之上
山坡上开满了
含笑的山花
平静的湖水
是渴望明天的镜子
太阳越过白云
越过阻挡前行的河
美丽多思的女子
脱下黑色的外套
穿上崭新的红衣

春天

在四月的月光下
于花间置一壶醇厚的老酒
独邀你——我的至爱
看海、听涛，品读满天的星辉
悠悠的长夜
不羁的是我的灵魂
扑棱着翅膀
总想冲破那张看不见的网
喝下这杯酒吧，我的朋友
没有玉箸金樽
也没有山珍海味
只有明月清风和四月里的百花香

月光吟

青年
邓兆文

方志人
冯宝新

林启东

林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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